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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我们的孩子
——写在离春天不远的甲辰冬日
■ 徐良伟

甲辰，在天干地支中
岁岁流转
生肖画境
是十二年的相隔相连
都刻入了农历的纸里
唤起我惺惺守望
所以我时刻翘首以盼

翘盼冬天过去
翘盼春天，我们的孩子
快一些来临

“他正在路上，他正在路上”
我在窃喜，我在想
春天的血气一定张扬整个季节

春天，我们的孩子
你可知道，晨日之光
照射在后水湾的岸上
当第一缕暖阳醇入我的胸口
大地母亲就孕育了你的块头
你宽阔的额头是上天的馈赐
春天，你也是龙的传人！

我感觉春天布满了我
千万个春天，千万个孩子
他们穿新衣，戴新帽
围拢着我
吵吵嚷嚷扰我，爱我
用稚嫩的小口撩我，吻我

孩子们，让我们一起走向田野
一起做游戏，采摘花朵
一起笑，走向大海彼岸
一万遍望人间桥弯桥直
望前方坦途，春天所到欣舞

那风车，那蓝色的天
那层卷的云朵和鸥唱
是你们天真的诵读
春天，我们的孩子
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
不娇不羞，快活不陶气

春天，我们的孩子
像一个硕大的梦想
在每一个人的胸中
在脑海，在白水观的瀑
在江南的烟雨，在大漠孤旅
是北国的融冰，是天涯足迹

春天，我们的孩子
已从寒冬走了出来
在摩羯星座，面朝大海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带上春天回到老家的旧瓦房
暖阳里醉卧，深听童谣
这曲童谣
是母亲多年前唱给我听
世上好心人
所听到的都是春暖花开

最美是家乡
■ 曾 洁

初冬的风，轻轻摇曳着枝叶。向家乡
的方向奔赴，沿途凝眸远望，远处的山若
隐若现，一缕缕的云雾在山涧萦绕。

满山的芒果树，龙眼树，槟榔树，香蕉
树……依然妖娆多姿，如旗帜似的，召唤
着一缕缕清风。

或许稍不注意，就进入了一个童话世
界。

小河，川流不息。低吟浅唱，清澈见
底，承载着鱼儿与白鹭和谐相处。白鹭的
翅膀，画出水面层层涟漪。它们展现出了
最美的身影。让村庄生动起来。

阳光穿透了薄雾，给薄雾的边缘镀上
了一层金边，投射在树叶上，仿佛给树叶
染上了一层金色。

近处的一片果树里飘逸的光线，传递
出了穿梭的鸟鸣。此起彼伏，甚是清脆，
欢快。橙子已缀满枝头，这是火红的希
望，如一盏盏灯笼照亮前行的路。

歌唱崭新的生活。高速路抑或水泥
路笔直前进。眼眸里满是蔬菜瓜果，家乡
炊烟袅袅，升起千丝万缕的幸福。

一个不经意的降温，调色盘即染了整
片田野。草木上挂满寒意。

眼前的田野如仙境般被光影掩映
着。金黄色的稻谷，在田间地头绽放胜利
的曙光，一切美丽极了。

光影映照下的家乡，深秋的浓烈与初
冬的温柔。在这里交织了个满怀。

如诗，如画。最美是家乡。

过东坡湖
■ 日知斋主

九曲潺 入梦流，依然荷老韵难收。
更添烟柳朦胧色，便是东坡湖上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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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第二章 杨园惨案

国民党“战神”薛岳将军带领
从大陆溃退的败军，登上海南岛即
兽性大发，便穷凶极恶地力图先行
剿灭岛上力量薄弱的中共琼崖纵
队。“国军”登岛伊始，就在琼西儋
县制造了恐怖的“杨园惨案”，企图
恫吓威逼中共琼纵儋州詹汉行所
部弃守溃散或被动离岛。

一
尚在岛西儋州一线坚守不退

的红色琼崖纵队五大队詹汉行所
部，即将被溃败的蜂拥而来的国民
党大军肆意碾轧，四处绞杀，情势岌
岌可危。他们身处孤岛西北儋州之
一隅，已是无处藏身无处可遁。当前
琼纵司令员冯白驹亲自秘密赶往
儋州面授机宜，詹汉行不仅不能退
避，反而还要勇敢地承担起琼纵指
示，为迎接解放军第一支渡海先锋
营偷渡成功，还将与“国军”巧妙周
旋，抢占并守住岛西儋州、临高最后
一处的登陆点。这是解放军四野夺
取“海南岛战役”胜利的成败关键！

中共琼崖纵队五大队队长詹
汉行，心中默念牢记冯白驹司令员
口授的中央军委及四野十五兵团
下达的绝密命令“积极偷渡，分批
小渡，与最后大部队登陆相结合”
的海南岛战役总指导方针。冯司
令员不顾个人危险，亲自赶到儋州
面见詹汉行，就是要交代清楚当前
的海南岛战役初始阶段的战略部

署和战术方针：一方面岛上的国民
党军队正加紧对我琼崖纵队的“围
剿”，而我大陆一侧的解放军渡海
作战的准备工作还尚未完成，其主
力部队大规模强渡的时机尚未成
熟。但是为了支援琼纵的反“围
剿”斗争，加强岛上的我军的接应
力量，加快摸索大部队渡海作战经
验，为大规模登岛作战创造有利条
件。现在紧要任务就是抓紧当前
海南岛上有季节性西北风的有利
条件，开始实施分批小部队偷渡。
听完冯司令员的耳提面命，詹汉行
心如灯塔有了指南针一般。送走
了冯白驹司令员以后，詹汉行就立
即甩响祖传的汉家马鞭，召集所
部，从儋县的中和镇，发兵去往老

根据地白马井镇。如今汉代伏波
将军路博德传下的马鞭上，除了镶
金的“汉”字“路”字以外，詹大队长
还新近镌刻上了毛泽东的“宜将剩
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新
诗句。这支古今策马驰骋的神勇
鞭子，似乎又有了新时代的沉重感
和英雄史诗般的历史穿越感！

儋州白马井镇，是海南西部
最重要最著名的渔港。

白马井镇三面临海，其西北面
是宽阔的北部湾，海湾的对面就是
越南。北面、东北面则与干冲镇、洋
浦镇、新英镇隔着新英湾而对望。白
马井镇形同一个葫芦，人们也称其
为“葫芦湾”。“葫芦湾”的细颈蜂腰
部，相距不到300米远，古代就设有
南北两个炮台，正对着北部湾的洋
面。镇上有四、五百户人家，渔业发
达，贸易昌盛，是海南西部重要的集
贸墟镇和渔业良港。相传早在公元
前110年西汉武帝时，伏波将军路
博德就曾率领“伏波军”，在广东番
禺与另一支汉军楼船将军杨仆汇
合后，一起合围击败“南越国”的赵
建德，火烧城池，又为缉拿叛逃者，
两位将军一直追到雷州半岛的徐
闻海边。然再受命武帝圣旨，汉家军
队决定第一次渡过琼州海峡，展开
海外收复之远征。当时渡海上岛的
登陆点，就是当今儋州市白马井镇
的超头海滩。汉家“伏波军”“楼船
军”在此安营扎寨，建立了中华“海
外第一郡”之儋耳郡。（未完待续）

时间摆钟的频率原来是变化着的，随着年
龄增长感觉它在加快。近处模糊，远处清楚。
新事总是断片遗忘，久远的事如影相随。

十年多长，百年多长，千年？我像绕着棵古
树张开臂膀，丈量着千年的距离。一年365天，
十年3650天，千年也就36万多天。这是一个城
市白领一年的薪资，十个百岁老人加在一起的
年轮。回望越远，对人生短暂越叹伤。今人不见
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遥望明月，一个人总
会浮现在眼前，他就是苏东坡。千年前的宋月
入他诗里几百回，一句“明月几时有”，清雄旷
达，吟月绝响。“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更是
深深的许在中国人心里千年的祈愿。

让我走进苏东坡是古今共享的这轮月，也
缘于儋州。

儋州，古称儋耳。古时，当地部落的习俗是
将耳朵穿孔并拉长，戴上大耳环作为装饰，耳
环越大越能显示身份的尊贵。这种习俗在《山
海经》中有详细记载，称为“离耳国”或“儋耳
国”。

我是从两条路认识儋州这座城的。一条
是东坡路，一条叫伏波路。

初冬阴雨连绵的黄昏，我从宝岛路出来，
左拐过龙门路，再左拐便上了东坡路。东坡路
不宽，上下紧紧巴巴的两车道，尽管路面铺了
柏油，却不像大城市的马路平坦，可能是受雨
水浸蚀路面坑坑洼洼，这倒让人生出几分真实
感来。路中间没有隔离带，路边没有防护栏，
车辆、行人无序却从容地穿行其中。路两侧街
边，商铺的门像一串挤在码头地摊上售卖的鱼
张大的嘴，门里昏黄的灯光穿过榕树茂密的枝
叶和胡须，撒出鳞片一样的点点星光，照在打
湿的行人身上，也将树影长长的印在路上。在
这浓浓的烟火气中行走一会儿，便到了一个十
字路口。与东坡路相交的叫伏波路，它一经一
纬如两丝带缠在儋州城的腰间。

东坡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上幼儿园的
儿童也会背“春江水暖鸭先知”。而伏波知道
的人不那么多。伏波是秦汉时将军的封号，其
命意为降伏波涛。

儋州伏波路实际上有三条，伏波东路、伏波
西路，与东坡路交集的是伏波中路，这三条路是
纪念两位越海将军——路博德、马援。900多年
前，苏东坡初到儋州便去谒拜伏波庙并作《伏波
庙祀》：“汉有两伏波，皆有功德于岭南之民。前
伏波，邳离路侯也；马伏波，新息马援也”。

前伏波叫路博德。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
年，汉武帝拜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与楼船将军杨
仆率铁骑南奔几千里，汗血战马乘楼船，强渡雷
琼海峡进入海南岛，设立儋耳郡，这是中国最早
设立在陆地之外的郡县。后伏波叫马援。建武十
七年，即公元41年，汉光武帝拜马援为伏波将
军，已经62岁的百战老将披甲进军海南。

如今，儋州白马井与洗兵桥两处旅游景点
就是两千多年前伏波将军留下的。至于是先伏
波路博德还是后伏波马援将军留下的，史学家
还在求证中。白马井是伏波将军坐骑大白马在
官兵干渴难奈时，马蹄踏出的一汪清泉。清代儋
州有诗云：“大军历险渴无饮，白马知源跑及泉。
一隙瀑开沙浅浅，数支香涌水涓涓。”桥是伏波
将军的士兵下水溪之地。据说，士兵多来自北
方，因入山日久，水土不服，便身生疱疮，又痒又
疼。路过打敖岭，见一条小溪，官兵纷纷下水溪
洗澡，洗涮兵器。水溪如神水般神效，洗后疥疮
结疤痊愈，皮肤不痒；洗过的兵器也净光如新。
将军高兴，操起丈八长矛，对准一块大石壁刻下

“洗兵桥”三字，愿洗净的兵器从此入库收藏，此
地不再用兵。“洗兵桥”三字内蕴军武之威，更为
让人惊叹的是，其字痕不深，久则不损，一遇雨
天更是清晰。

站在东坡路与伏波路的交叉处，两千多年
前金戈铁马嘶鸣与一千年的诗词歌吟在大地深
处发出阵阵回响，我的心灵在震动，我感到我和
这路上的如织如流的行人，所有中华的子孙，我
们的血脉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血脉连通在一
起，我们能听到祖先龙吟虎啸气吞山河的声音，
像南海的激浪拍岸雄伟，如五弦琴声美妙……

哦!这一刻，儋州，我为曾经连它的名字都
不知道而感到浅薄与羞愧。

几年前，我像个追阳逐暖的鸟儿，口中含
着一粒秋天的花种，来到海南。人不能像蜗牛
背着房子旅行。鸟筑巢而栖，我得找一处安身
之处。选居所如同谈恋爱，一见钟情往往好于
徘徊算计。我选择儋州花果山一处三面山一
面湖的地方作栖息地靠的眼缘。住了两年，感
觉不仅选对了地方，也选对了生活，更意外的
惊喜是我与东坡在儋州不期而遇的婵娟之约。

在花果山不大的小区几乎住着来自全国
各省市的候鸟，我们常常自称是美猴王。我在
小院子里开了片地，又在后院搭一草蓬，晴时
耕云播月，雨落围炉煮茶，兴起时敲几声键盘
写几个文字。这是我想要的生活。一天，一位女
士来到我门前，她手捧着一把花籽，说她买的
百花种。我和她没什么交际，知道她组织小区
的大妈大爷成立了歌唱队。接过花籽犯愁，小
院巴掌大的地方，已经找不到百花籽的落根
地。就撒到这，百种花总会有生根开花的。她指
着院子的护栏说，一把花籽撒入栏杆下窄窄的
土地里。我心里也生出满满的感激。

在百花籽露出一层细密的芽时，我知道她
叫张海宇。这她又找到我，说给定安写个情景
剧，我们一起去了定安南丽湖，湖是很美丽，只
是疫情将开发南丽湖的老板拖得疲惫不堪，已
无力搞情景演出。

回到儋州，我独自去了东坡书院。望着赤
脚的东坡，一个欲望如花籽落入心田：创作舞
台剧——关于儋州，关于苏东坡的。

一念生，一梦起。夜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
苏东坡身披落满星辰的长衣，来到花果山，来到
我的小院。我忙回屋子里取茶，想要好好款待先
生，可是打开茶盒，里面没有茶叶，满罐子的白
芝麻。在我不知所措时，东坡缓缓拿起芝麻，倒
入壶中，一阵香气扑面而来。我醒了，我的脑海
的显影液中似乎还留着梦的底片。我有些懊恼，
刚才我拿什么茶，应该拿出美酒呀。我起身推门
走到院子，此刻，一弯细月如一条跃出海面的银
鱼，悬挂在朗朗天穹。上弦月！噢，难道东坡先生
要等月圆时，才举杯相邀。我顿时梦醒，回到屋
子打开电脑，在键盘上打下了《千里共婵娟》五
个字。在这个世界上，唯有中华民族将月亮悬挂
在自己精神家园的顶端，从创世神话到唐宋诗
词，几千年的阴晴圆缺桂开香动，紧紧连着每一
个人的情感弦歌。

东坡，读你写你从月开始……
创作一部歌剧，如同翻越一座座雪山寻找

圣洁的源头。从生活开始，深入到鲜活的生活
之中捕捉灵感与激情。而创作历史剧，生活便
是将你的脚踏过层层岁月尘埃寻找祖先留下
的足迹；生活便是将你的心贴到历史深处，静
静的聆听先辈的心跳；生活便是将你的目光投
向千年之远，又拉回到眼前观照现实。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李盛华老师的出现，
我总以为是受东坡在天之灵的感召。李老师是我
后院的邻居，他是第一批闯海人，三十多年前来
到海南儋州，从中学老师做起，做到校长、教育局
长。更让人惊奇的是，他与夫人许慧老师还是我
的乡党，我们老家都在陕西白鹿塬，两家相隔一
条渭河。他是海南省苏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写苏
东坡的著作多部。当我与他相互说起年龄时，他
说我与东坡是同龄人，东坡来儋州时62岁。

李老师看到我写的提纲，拍着我的肩膀：
老弟，你可挖到了一块金子。苏东坡太值得下
功夫写了，他的大爱情怀，他的诗赋才华，他的
炽热爱情。

历史文学创作的深入生活路径至少有二：
一是读书。一本本书是进入历史的窗户，

从世界上最美的方块字中，你会寻到岁月风干
的泪痕。我扎到苏东坡传记与诗词的书堆里，
从林语堂《苏东坡传》朱刚《苏轼十讲》到《康震
评说苏东坡》等等，他们笔下的东坡风采不同，
我眼中的东坡在阅读中渐渐浮现——他泪还
是湿的。可能是因为他生性豁达，或许是苦难
太多，他的生命如此坚强韧性。我仰视却不神
话，犹如看邻家后院的大哥。

二是行路。沿着东坡走过的路，我从四川
走向开封，从徐州走向杭州，从湖州到惠州,最
多的还是儋州。东坡走到哪里，哪里就网红成
打卡地！在西湖苏堤，游人过多有时只能侧身
而过。在这里我见到部队文工团工作的战友，
他转业后在一演艺公司工作。他劝我别写，剧
本先是有投资立项才能动笔。我笑了，写作冲
动如豆芽冒出你用湿布盖也没用。望着苏堤，
当年东坡被贬到这里，看西湖失修已成灾患。
便请于朝庭，意清淤筑堤，复得赐度僧牒百
名。为修西湖，东坡卖了佩玉。那一刻，我脑
海浮现出一群小沙弥在西湖跳跃的生动影
像。我想，戏就从这里入笔。

历史文学创作深入生活有得是小无得是
大，是从历史的宝库里发现金子，比金子更重
要的是心灵的颤动。剧本在大处，要有史料佐
证真实，细节处展开作家丰富的想象力任笔倾
诉。后者，是建立在对前者，即史料掌握全面
理解深刻的基础之上。

如何确定剧本的主题？纵观苏东坡的一
生，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
生漂泊，垂老投荒。他仍然能超脱的调节自
己，胸襟之坦荡。“千里贬谪路，千里爱相随”，
歌剧的主题如春雨花籽自然生出。磨难成就
了伟大的人格，这便是历代所推崇至今仍然敬
仰的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我把作品写在心，半年的青灯相伴剧本完
成。河南省原音乐协会主席周虹三天时间为主题
曲谱写了曲子。2023年4月6日，海南大学召开了
剧本《千里共婵娟》研讨会，邀请了北京的几位专
家，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曾担任悉尼歌剧院首席
男高音丁毅，海南省文旅厅艺术处领导和海南大
学师生等数十人参加，会前校长骆清铭院士与大
家见面，他握着我的手谦和地说因为还有会不能
参加研讨会。研讨会上大家对剧本给予很好评
价，也提出修改意见。会后，文旅厅艺术处孙女士
走到我身边，她说，她手里有四个写东坡的剧本，
看了歌剧《千里共婵娟》她掉了三次泪。然而，将
剧本推上舞台非易事，也是一波三折，最后海南
大学国际传播与艺术学院将另一个戏停下，负责
此剧的许潇尹教授作为艺术总监，至此，歌剧《千
里共婵娟》正式进入排练轨道。从2022年12月6
日剧本开始创作，到2024年12月21日首演，两
年时光。在创作剧本伊始，我在日记中写下这样
一句话：“剧本，是棵大树，根是树的嘴，只有将根
深深地扎在生活的厚土上，树才会枝繁叶茂，结
出美味的果子。”

我把作品写在心上，然后把心交给观众。
期待首演那夜，云薄雾散，一轮明月悬在天空，
我与观众一起穿越千年相遇东坡，那将是一场
美好的婵娟之约……

林语堂说：“我们一直在追随观察一个具
有伟大思想、伟大心灵的伟人生活，这种思想
与心灵，不过在这个人间世上偶然呈形，昙花
一现而已。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
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
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感谢我的女儿姚音，剧本的序幕是她写
的。编剧署名应有小姚老师的名字。

周末早起，那大的天瞬间变
冷了，楼下的山枇杷树稀稀拉拉
的叶面挂着雨滴，烟雨蒙蒙，白
雾萦绕在不远处的楼群间。我
简单洗漱后，摸到街边小铺寻觅
一碗热气腾腾的粉汤驱寒暖身，
归来时家人们还没有起床，屋里
静悄悄的，从书架顺手选一本

《读库》翻阅，扉页一行淡墨色的
字映入眼帘，2010 年 12 月 22 日
冬至日购买于新华书店青岛市
南书店，我习惯在新到手的书扉
页记录购买时间、地点或赠书人
的信息，以此给一本书新的生
日。此刻时光仿佛一下子拉回
14年前那段大学时光，那些与冬
至有关的记忆渐渐浮在眼前。

参加工作以后，好多年没有
回老家过冬至了，每年冬至将近，
母亲总会打来电话问有没有空回
家过冬至，但总是因工作忙抽不
开身。记得2021年农历十一月十
八是冬至，我正好在外地工作。那
天天气阴沉寒冷，午间择一家街
边的西北面馆，点一份羊汤和饺
子抚慰乡愁。午饭后跟母亲通电
话，询问家里过节的事宜，她说父
亲前日从屋后山挖回来一个硕大
如饭盆的脚板薯（本地话叫淡
薯），今天用来蒸了好几份淡薯甜
馍，托班车寄三份到县城给你、二
姐和小妹，每个小家都有一小盘。
感恩父母健在，人生尚有来处，也
只有父母才可以这样无条件地对
待子女，不奢望回报。

说到淡薯甜馍，我忆起二十
多年前的小学时光，那年的初冬，
气温很低，寒雨连绵，雨水从老瓦
房檐滴落下来，在地上绽开一朵
朵水花，炊烟在雨中沉沉地飘散
不开，像一顶帽子压在瓦屋的头
顶，屋檐下躲雨的公鸡羽毛湿漉
漉的，像挂满雨水的蓑衣，沉重而
邋遢。下午放学归来的我，饥肠辘
辘，手脚冰凉，接过母亲盛来一碗
刚出锅的淡薯甜馍，大快朵颐，甜
香糯口，瞬间周身暖融融的。那份
味蕾记忆成为我外出求学常常忆
起的温馨画面，往后的日子里吃
到的淡薯甜馍，都没有那天的美
味难忘。不管身在何处，乡愁总是
与味蕾相连，那些经父母之手烹
制的家乡小吃成为我们流落他乡

的温暖慰藉。林语堂说：“所谓的
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过是童年
味蕾的记忆”。

冬至，按照我老家的习俗要
置备三牲酒礼上香祭祖。母亲
对节日的祭拜很虔诚，生怕怠慢
了祖先，一大早就开始张罗三牲
瓜果，催我父亲赶紧去鸡舍抓鸡
来杀，我父亲做事不慌不忙，母
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2021 年的冬至恰好是星期
二，兄妹几个没能回去陪父母过
节，家里有点冷清，又正值寒潮
过境，北门江以南的乡村飘起了
微微的寒雨，山野朦胧。跟母亲
电话闲聊，自然聊到冬至的习
俗。在儋州，各地过冬至的习俗
不同，顺问白马井一带也过冬至
吗？母答：“都过，有的地方在冬
至的前一天过，各乡镇的日子有
偏差，长坡一带的有些乡村提早
一周过。”。我再问，冬至是我们
平时说的赶山猫？母答：“不是，
赶山猫是九月初九重阳节，在新
州黄玉村一带有过九月九赶山
猫的习俗”。据黄玉村的老人回
忆儋耳旧闻，重阳节这一天，村
里各家会杀鸡蒸糕，祭拜祖先，
置备酒菜，邀请嫁出女小，亲戚
好友来家里吃饭。夜幕降临，村
中老少手持破盆破锅，敲锣打
鼓，打着火把，齐声高喊“赶山
猫”，从村中巷道一直赶到村口，

以此视为驱邪，祈求吉祥安康。
小时候，家里有黄玉村的亲戚，
他们过重阳“赶山猫”会送一些
甜糕给我们家的小孩子解馋
嘴。“赶山猫”的习俗如今在黄玉
村一直延续，上香点烛祭祀祖
先，家族聚餐团圆一直保留，只
是敲锣打鼓，巷道驱逐赶山猫的
盛况不复存在。

晚饭后，我把快被灰尘吞噬
的台铃电动车推出来，闲置了将
近一年，灰尘都成了一层外衣，电
池已亏电，无法启动。去附近一家
江西师傅修车店，找师傅询问换
电池事宜。老板是江西宜春人，个
子偏瘦，说话随和，修车技术过
硬。2018年我曾在他的店里换过
一组电池。这辆陪伴我6个年头的
电动车，已经跑了将近15000公里
了，车况还很好，除了换过一个前
灯泡和前轮轴承，其他部件都是
原装。擦去灰尘，这辆车依旧闪烁
着硬朗的紫色光泽，志在千里，像
一位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趁着师傅换电池的间隙我
跟他闲聊。他有三个小孩，最小
的孩子跟老婆一起在海南，其他
两个留在江西宜春老家，已经上
小学了。他说这个临街的修车小
铺面，一个月的房租两千多元，
如果两天没有生意就很心慌，因
为手停口停。他靠小手艺走南闯
北讨生活，长期在外打工，一年
只盼春节回去一趟。冬至日，后
屋房东的小院子已经亮起了灯，
餐桌上摆满新鲜的蔬菜、牛肉和
海鲜，电磁炉上汤锅沸腾，冒着
袅袅的热气，亲朋好友推杯换
盏，酒肉飘香，一派祥和热闹的
过节场景。而身边的修车师傅，
戴着头灯在昏暗的光线下忙碌，
晚饭还没来得及张罗。

想到《了不起的盖茨比》里
面一句话：“每逢你想要批评任
何人的时候，要记住，世上不是
每个人都有你这么好的条件”。
做人，要保持宽容和慈悲，孔子
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
矣”。在待人接物方面，要常常
以之自省。

看日历，2024 年的冬至是
12月21日，恰逢星期六，我应该
可以回老家过节了。

湲


